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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吳濁流小說〈先生媽〉的根土文化意識  

施又文  

摘要 

吳濁流小說〈先生媽〉，藉由台灣作家在日治時期的母親書寫，

表現作者對於台灣文化、傳統和語言的認同。 

小說以先生媽和兒子錢新發的文化與意識形態的對立衝突做

為主軸而發展情節，先生媽認同台灣文化、語言，重視傳統，悲

憫鄉鄰，一則受到了中華儒教文化的影響，更多的是先生媽的台

灣主體意識與在地文化的認同身分。 

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了自己的精神命脈。先生

媽死後，跟從皇民意識的錢新發，也等於與根本文化脫離了聯繫，

原有的文化與主體意識也就跟著消失了。 

關鍵詞：吳濁流、先生媽、文化、台灣、主體性 

一、前言  

吳濁流小說〈先生媽〉是一篇以台灣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為歷史背景的母

親書寫，1944 年 4 月發表於《民報》， 1它描寫日治時代台灣醫生錢新發對日

本統治者諂媚逢迎，成為日本統治者的御用工具；相反的，錢新發的母親先生

媽卻不喜歡跟從日本的一切，更不屑當時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她堅持傳統、愛

好根土， 後鬱鬱而終。  

過去傳統的女性在「男尊女卑」2與「三從四德」3的規範下，經常是男性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見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臺北市：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 年)，附錄一：吳濁流簡要年表。 
2《周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漢］班昭《女誡‧夫婦》：｢夫有再娶之義，婦夫二適之父，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故事夫如妻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

也。｣《列子‧天瑞》：｢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3《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九嬪」、「九御」均為宮內女官。班昭的《女誡‧夫婦》對「四德」有詳細

解釋：「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

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

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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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屬物。小說中的「先生媽」卻未受到「夫死從子」的禮教信條所束縛，也

沒 有 因 為 在 經 濟 上 需 要 依 附 兒 子 就 壓 抑 自 己 的 信 念 ， 她 堅 持 對 日 本 文 化 的 抵

抗至死不渝，這似乎有異於常情常理。  

余昭玟〈論台灣現代小說中的女強人〉一文說：「衡諸台灣歷史，在被殖

民與再殖民的架構裡，台灣正如同一個失去父權的男人，陽剛的父性轉變成禁

忌符號。」4因此，在台灣日治時代的「母親」書寫，是形構當時文化、語言、

社會、台灣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核心指標。 5如果把吳濁流對「先生媽」 的書

寫，視為作者處於國家被殖民宰制下對於台灣文化、傳統與語言的認同，而非

對於個別女性形象的突顯， 6毋寧更為貼切。  

本論文在簡單介紹〈先生媽〉這篇小說的大致內容後，擬從性情、語言、

姓氏、風俗、習慣等各方面，比較〈先生媽〉的台灣根土文化意識與從俗者的

皇民意識。  

二、〈先生媽〉內容介紹  

(一 )時代背景  

〈先生媽〉全文約 7400 字，以台灣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為歷史背景，描

寫先生媽與兒子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衝突。  

皇 民 化 運 動 起 源 於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 日 本 希 望 其 統 治 下 的 本 國 少 數 民

族以及殖民地族群，認同日本與日本天皇，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以便動員殖

民地人民參加其戰時工作，台灣即其「皇民國化」的對象之一。1936 年 9 月

第 17 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

化」，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皇民化運動於焉展開。

7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時，第 18 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推行「皇民奉公運

                                                       
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

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

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4 余昭玟，《從鍾肇政到葉石濤》(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3 年)，頁 186。 
5 曾麗玉，〈文化之認同與抵抗美學：以〈水癌〉、〈奔流〉、〈先生媽〉「母親」作為隱

喻書寫為例〉，《中華科技大學學報》，71 期(2017 年 7 月)，頁 20。 
6 張毅對「先生媽」的解讀，即是從女性形象與女性人格價值出發，見〈雙性同體視

角下吳濁流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總第 104 期(2017 年 1 月)。 

7 「皇民化運動」，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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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將運動推向社會的 基層，目的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

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先生媽〉即以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做為小說的背景，特別著墨在 1936 年

底到 1945 年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台灣社會。皇民化運動的大致內容如下： 8 

1.國語運動 

日本希望所有台灣人在公、私領域都能講日語，獎勵「國語家庭」。1937

年 4 月以後，台灣總督府禁用漢文，全面停止報紙漢文版，師範學校也不再教

授漢文課程。1943 年，台灣人有 80％已經有使用日本語的能力了。  

2.改姓名運動  

由戶長提出申請全家人更改成日本姓名，採許可制。該家庭必須是「國語

家庭」，並且具有皇國國民的基本素質，以「良民」、「公務員」身分等條件優

先考慮。1943 年底，全台灣約 2％人口改為日本姓名，以公務人員與社會菁英

為主。 

3.生活型態日本化  

提倡台灣人穿和服，住日本房子，學習日本茶道、花道、禮儀與歌謠。  

4.宗教日本化  

主張日本神道教為台灣的信仰主流，廣建神社令台灣人參拜，每日也要朝

日本天皇的居所方向膜拜。  

5.志願兵制度 

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日本內地兵員匱乏，日本當局於是在 1942 年開

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 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

1945 年全面實施徵兵制，役齡青年全被徵召入伍。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

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  

日本對於實踐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給予多項獎勵：諸如「國語家庭」與「榮

                                                       
E5%8B%95  查閱日期：20198.1.10. 

8 以下「皇民化運動」資料，係參考三種文獻重新整理：「皇民化運動」，維基百科網

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E5%8

B%95 查閱時間：2019.1.10.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台灣史》(土城市：華立圖書公

司，2007 年)。陳儀深，《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淡水

鎮：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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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之家」的子弟，升學競爭上較佔優勢；而「國語家庭」的成員，公家機關得

以優先任用，在機關內較有機會升遷，食物的配給較一般台灣家庭多等等。 

皇民化運動漸趨白熱化時，日本政府大量起用御用紳士，〈先生媽〉小說

中的公醫錢新發即此一類型人物的代表，他加入使用日本語的家庭，改換日本

姓名，學習日本的一切，目的在得到日本當局的肯定與好處。  

  (二 )故事大要  

小說藉由「先生媽」與「錢新發」，做為日治時期堅持台灣本土語言文化

與屈從日本語言文化的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比象徵。  

先生媽是錢新發醫生的母親，為人樂善好施，是個直腸子的熱心好人，每

個月十五一定會施捨乞丐糧食或金錢。相較於吝嗇又愛面子的錢新發，先生媽

總是斥責他不願付出的個性。 

錢新發自小因為貧苦備受嘲笑，養成他後來愛錢愛面子的個性。他對貧困

下層的鄉人吝嗇輕視，卻對郡守或課長千金款待。不單如此，他還率先奉行皇

民化運動，推行日本語家庭，改了日本姓名、學習日本的一切，然而這一切的

隨波逐流，只不過想得到日本人的肯定。 

先生媽卻不喜歡學習日本的一切，更不屑當時所謂皇民化運動，她只堅持

台灣傳統的一切，不願接受任何改變，到 後鬱鬱而終。 

三、「先生媽」所代表的台灣主體性與根土文化意識  

1895 年清朝政府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條文中要求台灣人民須在兩年內

(1897 年年底)選擇要留在台灣或遷回中國，產業也可以聽任變賣處理，結果留

下來台灣的約有 99.77％，這種現象說明了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已經根植於台

灣，他們的父母妻子田廬家產，乃至生存條件與空間，都很難脫離台灣了。 9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由典型的｢移民社會｣轉向｢定著社會｣，過去的祖籍關

係或認同，漸漸轉向為地緣的關係或認同，閩粵之分變成為關於對本地的文化

語言或對台灣歷史經驗的認同，這不一定與祖籍地的中國原鄉有直接關連，日

治時期遂由福佬人或客家人的關係，取代了原來的泉州、漳州或廣東的客家人、

潮州人的關係，在台的福佬人、客家人，不同於中國的閩粵人、南洋的福建或

廣東移民後裔。 10 

                                                       
9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台灣史》(土城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67。 
10陳儀深，《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台北市：群策會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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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這 種 地 緣 與 鄉 土 的 關 連 ， 加 深 了 台 灣 人 對 台 灣 主 體 性 與 根 土 文 化 的

認同，曾麗玉認為這種｢人民與土地的密切性，是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自我

文化身分認同的根基。｣11這樣的觀點與范振乾的看法｢在台灣人的認知裡，台

灣是台灣人用自己的力量所開拓的，……他(吳濁流)的認知裡，……與其說是

一種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不如說是一種所有權的概念更恰當，｣不謀

而合。121895 年日本進入台灣伊始，台灣人民自動自發抵禦外敵，產生了共同

的利害感，因此在吳濁流的作品裡，敘述日治時期的人與事，幾乎都是使用包

含台灣各族群的全稱名詞｢台灣人｣，范振乾進而肯定地說：｢吳濁流的台灣人

意識是一個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的一種概念。｣13這種主體意識，實際的源頭來

自於台灣人與台灣這塊土地的密切性，台灣的語言與文化的共同性。 

邱雅芳(2002)〈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台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

一文指出，｢日治時期的台灣男性作家大量運用『母親』形象傳達理想的台灣

/女性，並擅常以『母親』正面或負面的形象來影射自我對台灣的愛 或厭棄，

以『母親』受難或堅毅的精神來影射台灣的困境。｣14下面，筆者就從｢母親｣的

形象來分析「先生媽」所代表的台灣主體性與根土文化意識。 

(一)以道義對抗功利的鄉鄰觀念 

先生媽出身貧苦，丈夫做過苦力、轎夫，她自己夜夜織帽幫助生計，對於

弱勢鄉鄰的困挫感同身受，家庭經濟好轉後，先生媽或者施捨濟貧，或者敦親

睦鄰，總之是出之於赤誠。她十年來每月十五日都施捨大米給老乞丐；她聽到

老乞丐悲哀的聲音，就不由得同情起來。小說寫到｢白髮蓬蓬，衣服襤褸補了

又補｣的老乞丐，走｢到老太太跟前，馬上發出一種悲哀的聲音：『先生媽，大

慈大悲！』先生媽聽了憐憫起來，立刻將乞丐的米袋拿來交給丫頭，命令她：

『米量二斗來。』｣15後來糧食改成配給，先生媽仍然拿錢施捨給老乞丐，直到

                                                       
學校，2004 年)，頁 31-32。 

11同註 5，頁 33。 
12范振乾，〈論吳濁流作品中的台灣人意識〉，收入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

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 年)，頁 3-5。 
13同前註，頁 8。 
14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台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1937- 1945)，

《台灣文學學報》第三期(2002 年 12 月)，頁 229、232、233。 
15本文所引〈先生媽〉原文，悉參照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1991 年)，茲此說明，後文引用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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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前依然如故。  

先 生 媽 的 小 孫 子 與 剃 頭 店 的 兒 子 在 學 校 發 生 衝 突 ， 當 她 知 道 起 因 係 出 於

孫子罵對方：「下流十八等也改日本姓名」的緣故，當著家人的面對錢新發說：

「從前的事，你們不知道，你的父親做過苦力，也做過轎夫，你罵剃頭是下流，

轎夫是什麼東西哪？」這樣的話來，她告誡子弟不要忘本，不要勢利，更不要

迷失自己。小說描寫先生媽以丈夫做過苦力、轎夫，告誡家人不可以輕視下等

人；她又用老乞丐的手杖棒打不肯施捨濟貧的兒子錢新發，斥責兒子走狗成性。 

先生媽的兒子錢新發是個吝嗇的公醫，由於出身貧苦、學生時代備受嘲笑，

養成他愛財愛名的習性：「田租三千多石，一斗米也不肯施，看輕貧人。」為

了得到名譽與地位，卻不惜捐款千金，「當地的名譽職，被他佔了大半。公醫、

矯風會長、協議會員、父兄會長、其他種種名譽的公務上，沒有一處會漏掉他

的姓名。所以他的行為，成為Ｋ街的推動力。」因此，當「剃頭的，補皮鞋的，

吹笛賣藝的也改了日本姓名」，他感覺自己的仕紳身分被這些下層階級給玷污

了！  

簡言之，先生媽的施捨行與平等心，係出於敬鄉善鄰的道義；錢新發對於

患者的親切好意、
16

對轎夫的體恤、17對名譽公務的捐款，終究不離乎自利的打

算。 

敬鄉善鄰的觀念在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農業社會，生活必要依存

於土地，敬愛自己生長和作息的鄉土，這不僅是對土地的依 ，同時也是寶愛

自己生長的社會，由敬鄉更進而產生了善鄰的觀念。 18 

《論語‧里仁第四》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第 16 則)又云：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第 11 則)《菜根譚》也說：「對惸獨而驚心」、「富

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因此，台灣人乃至

                                                       
16〈先生媽〉描寫錢新發遇到：「病者來到，問長問短說閑話。這種閑話與病毫無關

係，但是病者聽了也喜歡他的善言。老百姓到來，他就問耕種如何；商人到來，他

就問商況怎麼樣；婦人到來，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他用甜言商量，鄉下人

聽見孩子的病厲害，又聽見這些甜言順耳的話，多麼高價的打針費，也情願傾囊照

付。」 
17〈先生媽〉描寫錢新發出診時：「對人無論童叟，一樣低頭敬禮；若坐轎，到了崎嶇

的地方也不辭勞苦，下轎自走，這也博得轎夫和老百姓的好感。」  
18錢穆，《中國文化論叢》，收入《錢賓四全集 44》(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5

年)，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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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中國人，其對於鄉鄰老吾老、幼吾幼的悲憫情懷，毋寧是受到儒教文化

的影響。 

儒教文化由台籍的先祖從祖籍地帶來，播種繁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因為

農 業 與 定 著 社 會 的 緊 密 聯 繫 代 代 滋 養 台 灣 子 民 。 人 民 與 鄉 土 生 死 與 共 的 情 感

加深了台灣人對台灣本土與文化身分的認同。下面，筆者接著探討「先生媽」

以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對抗日本語言文化的台灣主體性意識。 

(二)以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對抗日本語言文化的台灣主體性意識  

筆者擬從擬從性情、語言、姓氏、風俗、習慣等各方面，梳理「先生媽」

的台灣根土文化意識。  

1.性情及語言姓氏  

錢新發一家是「國語家庭」，全家都禁止使用台灣話。錢的母親先生媽卻

完全不懂日本話，也不願學習日本話，更有意思的是，先生媽非常好客，小說

寫到她｢見客到來，一定要出來客廳應酬。身穿台灣衫褲，滿口說出台灣話，

聲又大，音又高，全是鄉下人的樣子。不論是郡守來或是街長來，也不客氣。

｣曾麗玉認為，這是｢以台灣母語作為台灣主體性的一種表徵，從台灣鄉土母親

的視境發聲。｣19 

錢新發已被列為日本語家庭，而對此感到無上光榮，接著又申請改日本姓

名為金井新助，並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連他年久

愛用的公醫服也丟開不問。同時又建築純日本式的房子。等到房子落成時，他

喜歡極了，要照相作紀念。他又想要母親穿和服，奈何先生媽始終不肯穿，仍

然穿了台灣服拍照。先生媽拍照後，卻將當時準備好的和服用菜刀砍斷砍碎。

旁人嚇得大驚，以為先生媽發了狂了。但是先生媽卻有自己的看法，她說：「留

著這樣的東西，我死的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了，若是穿上這樣的東西，我

也沒有面子去見祖宗。」傍人纔了解先生媽的心事，也為她的直腸子感動了。

可以見得先生媽尊重傳統、真誠善良的個性。 

2.風俗與習慣  

除上所述，先生媽還過不慣日本式的家常生活，比如吃早餐的「味噌汁」，

在榻榻米上坐著吃飯，在日式的房間掛蚊帳，小說寫道先生媽「頑固得很，錢

                                                       
19同註 5，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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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怎樣憔悴，怎麼侷促，也難改變他母親的性情。若要強行，一定受他母親

打罵。」即使病勢加重，去世之前，先生媽仍然念念不忘油條的滋味：「先生

媽想起在貧苦時代吃的油條的香味，再想吃一次，叫新助買，他又不買，因為

新助是日本語家庭，吃味噌汁，不吃油條的。………，乞丐買了油條，偷偷送

來。先生媽拏油條吃得很快樂，嚼得很有味，連連稱讚數聲好吃。」她在臨死

之前，再三交代兒子：「我不曉得日本話，死了以後，不可用日本和尚。」日

本葬式，不拿炷香、不燒紙錢，部分禮儀不同於台灣的儀式。 

吳濁流以「母親」的形象書寫，隱喻台灣主體性不容扭曲；先生媽捍衛台

灣本土語言文化強悍而有實踐力。 

四、錢新發作為隨從日本語言文化的代表 

處於被日本殖民宰制下，台灣是沒有主權的，追隨日本語言文化、阿諛奉

承日本政權的錢新發，即是喪失主權、追隨皇民化腳步的一般流俗的象徵。他

處處以個人利益為考量，看輕下階層的鄉鄰，吝於施捨弱勢者；20但是只要與

他的名聲、他的事業有關，錢新發總能夠假意奉承、不惜捐款。他秉持著「知

得時勢者，方為人上人」的信念，醫學院畢業後，「聘娶有錢人的小姐為妻，

叨蒙妻舅們的援助，開了一個私立醫院。」開院時，又舉辦了盛大的開業祝宴，

來宣傳他的醫術，這個宴會，博得當地人士的好感，收到意外的好成績。  

皇民化運動開始，錢新發全家都說日本話，禁止使用台灣話，率先成為日

本語家庭，更改日本姓名，對此他深感無上光榮，更從生活型態上全面過起日

本式的生活。諸如穿和服，吃早餐的「味噌汁」，喫茶，插花，彈日本琴，唱

日本歌謠，講究日本禮儀，改造房子為純日本式，設備新的榻榻米和紙門，浴

間用日本風呂，買進日式黑檀茶櫥子等等。不僅錢新發及其太太、兒女如此，

連醫院的護士、藥局生也要共襄盛舉。因此，當「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

藝的也改了姓名」，他感覺自己的上流身分被弄髒了，竟性急的破口罵出他自

以為下流的台灣母語來：「下流十八等也改姓名」！  

錢新發認為日本的語言及文化才是上流的，唯獨先生媽堅持說台灣母語、

                                                       
20小說提到錢新發認為：「給乞丐普通一杯米 多。」丫頭量米的時候如果給錢新發看

見，一定要被他臭罵一頓。他罵人總是把人罵得無容身之地，那管他人的面子。而

且總為了丫頭遵照先生媽的囑咐，而錢新發捨不得多施米，吵吵鬧鬧，對丫頭說了

一篇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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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台灣文化的傳統，這使得錢新發沒有法子，「徒自增加憂鬱」，「氣得沒話

可說，只在心中痛苦」，「心中常常恐怕會因此失了社會的地位，丟了自己的面

子，煩惱得很」，「沒有法子，只在暗中嘆氣。他一想起他的母親，心中被陰雲

遮了一片」，「無意中想起母親的頑固來，惱得心酸」。 

簡單來說，錢新發代表著追求「權勢」與「利益」的勢利社群，這種社群

不管在什麼境地，毋庸置疑的會選擇追隨時代的流俗，皇民化運動開始，他為

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與權勢，自然而然積極地投入成為日本皇民的改造當中。然

而，不管他怎樣過著日本文化的風雅生活，其結果越造成他自家的高傲、忘本，

曾麗玉如此犀利的剖析： 

吳濁流對台灣日治時期皇民化的質疑，一個不能認同自己本土文化與

語文的人，即使接受了外來再怎麼「高雅」的文化，終將成為一種文飾

假象，結果往往造成社會更加的分歧與對抗，其附帶的是本島人或日

本人自我身分認同的曖昧與人性的扭曲。21 

五、先生媽與錢新發的關係乃建立在文化認同的「父子之倫」上 

儒家文化強調對長輩、尤其是對父母的孝順，在《論語》、《禮記》、《孝經》

等經典經常提到，「孝順」更發展成對祖先的崇拜，進而使中國及其移民地產

生了對故土的留 和民族的自豪感。  

〈先生媽〉這部小說的錢新發對於他的母親，就是建立在孝順--「父子之

倫」的文化認同上，而不是現實利害犬馬之養的關係上。  

雖然，先生媽和丈夫做工支持兒子的醫學院學費，但是錢新發畢業之後，

依靠的是妻舅的勢力，才能開設私立醫院、發展醫療事業。錢新發個性節儉吝

嗇，卻持續奉養而且不敢違逆母親。先生媽有自己可以運用的私房錢；敢於杖

打勢利、看不起窮人的醫生兒子；大聲教訓兒子為什麼教小孫子罵剃頭店下流；

錢家成為日本語家庭後，只有先生媽滿口台灣話，還喜歡用台灣話跟客人應酬。

當錢新發改姓名為金井新助，並建築純日本式的房子，全家人穿和服要照相作

紀念，只有先生媽仍然穿台灣服，而且將她的和服砍斷，她說，穿上和服這樣

的東西，將來沒有臉去見祖宗。  

做為兒子的錢新發，對於母親的慷慨好施，敢怒不敢言；先生媽指責錢新

                                                       
21同註 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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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忘記自己的父親做過什麼苦力，他唯唯諾諾；先生媽堅持台灣文化的一切，

錢新發只能煩惱、嘆氣。小說敘述：  

他的母親頑固得很，錢新發怎樣憔悴，怎麼侷促，也難改變他母親的

性情。若要強行，一定受他母親打罵。不能使母親覺悟，就不能實現自

己的主張。雖然如此，錢新發並不放棄自己的主張，在能實現的範圍

內就來實現，不肯落人之後。 

可見，只要錢新發認定先生媽是母親，在儒教文化圈裏，他就必須勵行身

為人子的孝道，奉養是 基本的，其他還有「敬」、「順」、「無違」等等層面。

22關於這一點，錢新發孝順他的母親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延伸出來的祖先崇拜，

更不在話下。在這樣的理解下，「先生媽」做為母親，進而延伸出「根本文化」，

甚至是台灣在地的文化與情感的象徵內涵。畢竟，「油條」、「台灣衫褲」未必

相同於原鄉的服飾或飲食。  

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表明，文化傳承的過程，經過複製的

觀念並不會與原來的觀念完全相同，因此產生變異，這些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

觀念，在散佈時會互相競爭。23從儒教文化對嫡親的孝敬，而不忘祖先故里，

進而敬愛自己生長和作息的鄉土和社會，由敬鄉更進而產生了善鄰的觀念。  

只要先生媽活著一天，隨從日本文化的錢新發還遵從儒教文化的孝道，根

本文化與在地文化便經由這樣的關係延續下來。先生媽死後，兒子錢新發違反

了母親的遺囑，改用日本和尚、日式葬禮，也就是說，「孝道」這樣的文化認

同一旦消失了，其他的根土文化的連繫也將不再了。  

六、結論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沒有文化，就沒有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總體，

把每一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來稱之為文化。24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

                                                       
22《論語．學而第一》云：｢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論語．為政第二》云：｢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孟懿子問孝。子曰：『無

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23Richard Dawkins (理查‧道金斯)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台北市：天下文化出

版公司，1995 年)，第 11 章，頁 287-306。 
24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79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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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廣義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

能、知識、習俗、藝術等，大致上可以用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來指稱它的文化。

如果認為異民族的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

取代原來民族的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只

是單純的一種擴散或是涵化的方式，那麼，原有的文化消失了，也就失去一個

民族的根，而容易被其他異民族操控、消滅或同化。  

小說〈先生媽〉寫到先生媽臨死前向乞丐說出了對兒子的觀感：「有錢有

什麼用？有兒子不必歡喜，大學畢業的也是個沒有用的東西。」我認為《論語‧

述而第七》的這段話 能曲盡吳濁流想要藉由「先生媽」此一母親的角色所要

傳達的意涵；「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再有錢、有地位、有學歷，連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都不要了，

這有什麼用呢？  

吳濁流對台灣文化貢獻至鉅，他不遺餘力發揚台灣文化，提攜台灣作家，

在 37 歲以後創作了許多反映台灣歷史、政治與社會現象的小說。我想，他很

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根生於斯土，肯定自己是這塊土地相關權益的享有者與承

擔者，愛惜並傳續根土文化的內涵，才能面對一波又一波外來力量的壓抑與挑

戰。  

如果只是用「錢」或「權」決定一切，台灣可以成為任何形式的被殖民者，

而 在 不 斷 被 決 定 的 過 程 中 ， 失 去 文 化 認 同 能 力 的 台 灣 人 後 可 能 成 為 永 遠 被

操控、不被認同的邊緣人，什麼都可以、也什麼都不可以的邊緣人。 

陳儀深在《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的結語說：

「在從事文化活動之際，國人所已建立的的人生價值觀，更必須與土地認同緊

密 結 合 ， 否 則 那 些 由 於 人 口 流 動 與 商 業 活 動 相 互 影 響 之 下 所 造 成 的 文 化 游 離

現象，所導致的冷漠與疏離，便很可能不利於文化的創造與生活的營造。」25

人 口 流 動 與 商 業 活 動 尚 且 會 造 成 對 文 化 與 生 活 的 不 利 影 響 ， 更 遑 論 其 他 國 家

或民族文化的涵化或擴散對國人人生價值觀的轉變改移！  

我們可以揣想，經過中華帝國、荷蘭、日本、美國、蔣政府至今，根土文

化的內涵，諸如 具體的飲食、服飾、宗教信仰、節慶的風俗習慣，甚至是對

                                                       
25同註 10，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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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熱情與友善，在現今大部分台灣人的身上，還有多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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